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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迄今已 80 年了，80 年来，无论是政府层面或是社会公众，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和加害国的日

本，两国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认知存在很大差异，这不仅反映出两国政治、社会语境的不同，也反映出中日两

国在历史观和历史教育方面的差异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明显反差。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的加害历

史总是遮遮掩掩，不愿正视，同时不断强化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受害的历史记忆，并以这种历史观引导和教育

日本民众。而在中国，人们不断强化这一惨痛的历史记忆，不仅出于民族情感，更是为了超越民族情感，使之

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一文，全面回顾和考察了 80 年来南京大屠杀历

史记忆的演变过程，指出经历了受害者和亲历者的个体记忆、城市记忆、国家民族记忆、向人类记忆迈进等几

个阶段。这一演变过程，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顺应了人

类社会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时代潮流。《政治叙事、言说空间与日本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操作》一文，

围绕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忘却进行了考察，认为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隐匿、发现、断绝、唤
醒、论争和忘却的复杂过程，并没有产生一以贯之的大屠杀记忆，这与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和日本政府的政治

操作有着密切关系，对中日历史和解带来了消极影响。问题不辨不明，通过中日两国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的对比，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出 80 年来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在中日两国间的不同境遇。

八十年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王卫星

摘 要 80 年前发生的南京大屠杀，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记

忆。战时及战后初期，随着幸存者、亲历者日记和回忆的广泛传播，以及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调查和对日本战

犯的审判，南京大屠杀广为人知，其个人的伤痛记忆已逐渐转化为集体记忆。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南京大屠

杀历史记忆经历了国际政治斗争话语体系中的“沉寂”期、城市记忆和国家记忆几个阶段。2015 年，南京大屠

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南京大屠杀从国家和民族记忆向人类共同记忆迈

出了重要一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演变，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

层次理解。这种不断深化的历史认知和本质理解，顺应了时代潮流和人类社会对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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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迄今已 80 年了，这一历史悲剧在

中国人民尤其是南京人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

愈合的创伤和无法忘却的记忆。如何记忆这一惨

痛的历史，是延续仇恨还是从历史悲剧中汲取经

验和教训，从中得到警示和启迪? 这是摆在人们

面前不容回避的问题。随着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

史认知的不断深化及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南

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并被赋

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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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失陷前后，日军制造

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给南京人民带来了深

重的灾难，南京由此成为世界“悲情城市”之一。
南京大屠杀既给幸存者和亲历者造成了无法愈合

的创伤，也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忘却的

伤痛记忆。
南京沦陷之初，当时留在南京的美联社记者

麦克丹尼尔、《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提尔、《纽

约时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摄影社记者

门肯，亲眼目睹了日军集体屠杀的情形。斯提尔

12 月 15 日离开南京，当天即以《日军杀人数千》
为题，在《芝加哥每日新闻》头版报道了日军在南

京的大屠杀:“‘地狱中的四天’，是形容攻占南京

最初的经过最恰当的字眼。我刚刚和攻城开始后

第一批离开首都的外国人一起登上‘瓦胡’号军舰，

离开南京之际，我们最后见到的场面是一群 300 名

中国人在临江的城墙前井然有序地遭处决，那儿的

尸体已有膝盖高。这是近几天疯狂的南京景象最

典型的写照。”①此后，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日记

和书信也广泛流传，并被中外媒体连续报道。
南京大屠杀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一些大屠

杀幸存者、亲历者以日记或回忆的形式将自己的

亲身经历记录下来，并广为流传。金陵女子文理

学院女舍监程瑞芳在 1937 年 12 月 14 日的日记

中记述说:“今天来的人更多，都是安全区内逃出

来的，因日兵白天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

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

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②她在 12 月

19 日的日记中感慨道:“因想到自己国家不强，受

这种耻辱，何日能雪耻。”③可以说，这是程瑞芳个

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初记忆。程瑞芳日记在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教师中传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消

息也随之传播。
南京失陷后，南京守军野战救护处军医蒋公

榖未能及时撤退，被困在南京，在经历了恐怖的

80 余天后才逃离南京。此后，他以日记的形式将

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陷京三月记》④，1938 年 8
月自费在重庆印刷成书，赠送给政府军政要员。

一时间，《陷京三月记》成为人们了解南京大屠杀真

相的热点图书。此外，还有一些从南京逃出的军

民，或撰写回忆文章，或接受采访，记述了南京大屠

杀的真实情形。这些回忆文章或采访报道在汉口、
重庆等地出版和发表，使南京大屠杀的史实进一步

传播，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已逐渐为世人所知。
“二战”结束后，中国有关机构对日军在南京

的暴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南京大屠杀受害

者心灵深处的惨痛记忆被重新唤起，他们纷纷递交

呈文或填写《敌人罪行调查表》等，控诉和揭露日军

在南京的暴行。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在

侵华战争中犯下的典型罪行，其历史记忆得到明显

强化，正如美国《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所指出

的那样:“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 50 条。但他们实际

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⑤

从 1946 年起，由美、中、苏、英、法、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 11 国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南京大屠杀案成为法庭审理日本战犯的主要罪行

之一。随着媒体对审判的广泛报道，南京大屠杀

的史实进一步得到传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也进一步得到强化。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已不

再是幸存者、亲历者个人的伤痛记忆，而逐渐转化

为集体记忆，其集体记忆已初步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对

社会进行全面改造的同时，南京大屠杀的基本史实

也得以继承。从 1949 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

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被

重新构建和诠释，并被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
“二战”后，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需要，开始

扶植日本，以对抗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朝鲜战

争爆发后，美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

人。从 1949 年始，人民政府持续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反美政治运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重新武装

日本”“反对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反对日本军

国主义复活”等口号声中，南京大屠杀时常被提

起。1951 年 2、3 月间，《新华日报》连续报道了南

京市举行的控诉日军暴行的活动，并开辟了《旧

恨新仇》专栏，刊发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的控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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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议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运动中，南京大

屠杀也成为宣传的重点。1951 年 2 月 14 日，《人

民日报》以《不共戴天之仇》为题，刊载了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遗属的回忆文章。同年 4 月 8 日，《人

民日报》在一篇署名文章中写道: “人们怎么能够

设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记 1937 年 12 月 13 日

开始达一月之久的 30 万人的大屠杀?”⑥

在一系列反美运动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

忆总是和声讨美帝国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反

美运动的政治语境中，当年在南京保护、救助难民

的外籍人士，尤其是留在南京的美国人被严重丑

化。如当年参与救助南京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

委员会重要成员、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茨，被描绘

成“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

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

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

让日寇集体屠杀了。”⑦曾参与救助难民的金陵神

学院美籍教授宋煦伯也被丑化为“参与 1937 年底

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⑧

1951 年 2 月 25 日，中共南京市委发出《关于

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指示》，《指示》指出:

“在已经进行过对日寇侵略罪行控诉的单位则不

一定再从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开始，可以结合回忆

和追念抗日战争中殉难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

以发扬民族气节，再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
视美国的观念。”⑨此后，在反美运动中对日军南

京大屠杀的揭露和宣传力度逐渐减弱。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被纳入国际政治斗争的话语体系。在这种政治语

境中，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中的某些要素被强化

和延伸，而另一些要素则受到抑制，甚至一些基本

史实也被严重曲解。
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高

兴祖先生，出于历史教学的需要和个人的学术追

求，组织师生调查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查阅南

京大屠杀历史档案，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并油印《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的小册子在校内

作为教材使用。1979 年，这本 7 万余字的小册子

经修订后铅印问世，更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南

京的大屠杀》，并注明该书为“内部资料，注意保

存”。⑩可见当时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成果尚属于

“内部资料”，不可能广泛传播，其社会影响力也

十分有限。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进程，国家明确了将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的外交思路，奉

行对日睦邻友好政策。在此形势下，社会对南京

大屠杀的揭露和控诉逐渐沉寂，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也大多保持沉默，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由此进

入了一段相对“沉寂”期。

二、纪念设施与城市记忆

1947 年 4 月 17 日，扬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为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军屠杀的 45 名首都电厂

工人建立了纪念碑，并定碑名为“殉职工友纪念

碑”，碑上刻有 45 名死难工人的姓名和首都电厂

厂长陆法曾撰写的碑文。这是南京建立的第一座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纪念设施。瑏瑡

1951 年 3 月 11 日，在抗美援朝和反美运动

中，南京市各界代表 3000 多人举行集会，纪念惨

遭日军屠杀的同胞，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这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早召开的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纪念集会。在此后的数十年间，南京未再

设立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纪念设施，也未召开相

关集会。
然而，就在中国奉行对日睦邻友好政策之时，

日本右翼势力却不断挑起事端。战后，参加过南

京大屠杀的原日军官兵对当年的大屠杀大多保持

沉默，也有少数原日军官兵出于对战争的反省，将

自己当年的日记公布于众，或撰写回忆录、回忆文

章，记述当年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总体来看，这一

时期，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基本上都是“空袭、原子

弹爆炸、物价上涨等受害经历，而南京事件等加害

记忆，则呈现出以‘沉默’、‘封印’进行‘抹杀’，使

之被‘忘却’的倾向。”瑏瑢同时，日本一些右翼分子

却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称南京大屠

杀是中国人的“虚构”。瑏瑣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成

为世界重要的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日本

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企图摆脱战后对日本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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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使日本从经济大国迈向政治大国。1982 年

11 月，日本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提出“战后总

决算”的口号，声称要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参与

国际事务，摆脱日本“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

际形象，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迈进。这一时

期，日本国内一些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社会

上出现了一股美化侵略战争、淡化甚至否认战争

罪行的思潮。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公开美化侵略战

争，还企 图 将 错 误 的 历 史 观 传 递 给 青 年 一 代。
1982 年，日本文部省审定通过了美化侵略战争、
淡化战争暴行的教科书，对南京大屠杀等史实进

行删减。日本“教科书事件”不仅遭到日本正义

人士的反对，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中

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北京大

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师生及全国各地民众纷纷呼

吁，要求“把南京大屠杀血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

土地上”。瑏瑤在这样的背景下，1983 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开工建

设。经过 20 个月的努力，1985 年 8 月 15 日，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建成开馆。
邓小平亲笔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

后，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1994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举行。南京市举行的首次公祭悼念仪式虽

然简单朴实，但意义重大，它开启了公祭悼念抗日

战争中的牺牲者和死难者的先河。瑏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

馆后，广大民众及外国友人纷纷到纪念馆参观。
纪念馆建成开馆仅一个月，前来参观的国内观众

已达 8 万余人。瑏瑦同时，许多国际友人尤其是日本

友好团体和友好人士也纷纷来到纪念馆悼念。此

后，每年的 12 月 13 日，许多南京市民及日本友好

团体纷纷前往纪念馆敬献花圈，悼念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
在建立纪念馆的同时，一批专家学者开始调

查走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南京大屠杀史的

研究工作，经过学者们的努力，20 世纪 80 年代中

后期，先后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和《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史稿》等一批学术成果。在这种历史氛围

中，这一时期，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亲历者的惨痛

记忆被重新唤起并得到强化。
1995 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当年 8 月 15 日，江苏省

主要领导率领中共江苏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

政协、省纪委主要负责人，中共南京市委、市人大、
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主要负责人，以及驻宁部

队领导，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隆重举行了纪念活动。同年 12 月 13 日，中共江

苏省委主要领导再次带领上述负责人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江苏省暨南京市

社会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仪式”。从 1995 年到 2013 年，江苏省暨南京市社

会各界每年 12 月 13 日都在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悼念仪式。
有学者指出: “记忆表述和记忆再现是记忆

研究中的根基性问题，其本质就是符号化的构建

过程，也即记忆和符号叙事的关系问题，”瑏瑧坐落

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江东门丛葬地的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具有明显的记忆符

号特征，它不仅向人们展示过去那段惨痛的历史，

而且承载着南京这座“悲情城市”的历史记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成，以

及江苏省暨南京市各界人士的公祭悼念活动，标

志着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最终形成，而这一集

体记忆的基本特征就是南京的城市记忆。

三、国家公祭与民族记忆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海外华人华侨和南京

地区长期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纷纷

提出建议，应当按照国际惯例，国家领导人也要参

加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公祭悼念活动。他们认为，

仅仅停留在江苏省暨南京市地方性悼念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活动的层面是不够的，应当将公祭悼念

活动提升至国家级别，以表示对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生命的尊重和国家对历史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许多国家纷纷采

取各种方式悼念“二战”中的死难者，并且一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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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至今。2005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1
月 27 日 确 定 为“缅 怀 大 屠 杀 受 难 者 国 际 纪 念

日”。每年的这一天来临，美国纽约、法国巴黎等

城市，都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为纪念珍珠

港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于 2011 年 12 月宣布，将

12 月 7 日定为“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为纪

念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遇难者，每年的 8 月 6
日和 8 月 9 日，日本都要在广岛和长崎分别举行

“原子弹死难者慰灵暨和平祈念仪式”。显然，以国

家的名义举行公祭和纪念活动早已成为国际惯例。
在 2005 年 3 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政协第三

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将

12 月 13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并希望“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使世界

永不忘记，让国人永世铭记”。提案提交后，得到

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签名支持。此事被媒体报

道后，也得到了社会民意的广泛支持。在此后的

近 10 年间，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

“两会”上又多次提交类似提案或建议。
时隔 7 年，在 2012 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政

协五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常委再次提交了有关南

京大屠杀的提案。提案者认为，南京大屠杀与另

外两件“二战”期间的惨案———奥斯威辛集中营、
广岛原子弹爆炸相比，后两者的纪念馆不仅是国

家级的，而且都成功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而

中国最具条件，最应该首先申报的就是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 2012 年 3 月召

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

表也提出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

祭”的建议案。此后，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及南京

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又多次提交相同提案。
在经过充分论证和酝酿后，2014 年 2 月 27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

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决定》指

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

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

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

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

平的坚定立场，决定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每年 12 月 13 日国家举

行公祭活动，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

死难者。”瑏瑨

2014 年 12 月 13 日，首次国家公祭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隆重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出席了公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

辜死难者，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

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

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

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

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

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我

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

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

续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

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瑏瑩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的决定和首次国家公祭的举行，不仅

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悼念、对后人的警示和

启迪，更彰显了中国人民不忘惨痛历史、铭记深刻

教训的民族意志。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的设立及国家公祭的举行，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

人民的共同心声，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首次国

家公祭仪式的举行，标志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

忆已从城市记忆提升为国家和民族记忆。

四、世界记忆遗产与人类记忆

所谓“世界遗产”，是指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的人类罕见的、目前无法

替代的财富，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

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等。根据形态和性

质，“世界遗产”又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

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

化景观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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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记忆遗产( Memory of World) 又称世界记

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92 年启动的一个大型文献保护项目。世界记

忆遗产是指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世界

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项目。世界记忆文献遗产

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纪
念馆等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

史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其目的在于对世界范围

内正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

合作，采用最新技术手段进行抢救和保护，从而使

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更久传承。
2009 年 4 月，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委员会亚太地区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文化

委员会主席、民间艺术国际组织主席卡门·帕迪

拉女士一行，在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后，建议纪念馆申报“世界记忆工程”项

目。瑐瑠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早在 1995 年，国家档案局即牵头组织成立了

“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委员会”，2000 年，又正式启

动了国家重点工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

程”，并成立了领导小组和国家咨询委员会，其目

的在于加强全社会的档案文献保护意识，有计划、
有步骤地抢救和保护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同时也

是为了做好中国档案文献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准

备工作。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保存有南京大屠杀

的历史档案、文献和文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馆藏的战后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档案，以及形

成于大屠杀期间的《程瑞芳日记》等，都是南京大

屠杀的重要档案文献。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市

民呈文”等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重要档案文

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藏的

日军官兵日记、当年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使用

的拍摄日军暴行的摄影机及胶片等，亦是南京大

屠杀的重要档案和文物。上述三家单位共同合

作，精选了一批原始档案文献和文物申报“中国

档案文献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
2010 年 2 月，“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国家

咨询委员会按照“档案文献遗产”标准，对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联合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文献进行了认真评审，确定其入选“中国档案文

献遗产”，这为日后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奠定了坚

实基础。
2014 年 3 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

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遗产秘书处递交了“南京大屠杀档案”
提名表，所申报的南京大屠杀记忆遗产在上述三

家单位所藏档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中央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和上海市档案馆所

藏的相关档案文献，其档案名录也由原先的 5 组

扩充为 11 组。瑐瑡

2015 年 10 月 10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

了 2015 年最新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项目名

单，中国申报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名列其中，这

意味着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

记忆名录》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全世界每一个国

家、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牢记人类历史上发生

的惨痛悲剧，并从中汲取深刻的经验教训，避免历

史悲剧的重演。
南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南京大屠杀从国家和民

族记忆向人类记忆迈出了重要一步。南京大屠杀

不仅是南京人民、中国人民的创伤，它理应成为全

世界人民的共同创伤;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不

仅是南京这座城市的记忆、国家和民族的记忆，而

且应当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记忆。但是，与纳

粹屠杀犹太人相比，世界上还有许多人不了解南

京大屠杀的历史，南京大屠杀要真正成为全人类

的共同记忆，我们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南京大屠杀从城市记忆到国家民族记忆再到

人类共同记忆，反映出人们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认

知的深化和对其本质的深层次理解，这种不断深

化的历史认知和本质理解，顺应了反对战争、维护

和平的时代潮流。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是全世界

人民的共同愿望，建设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是全

世界人民的美好愿景。“二战”后，世界上局部战

争时有发生，战争罪行仍未消除，一些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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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在战争中饱受煎熬。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认

真汲取，过去的战争暴行需要深刻反思。人们牢

记历史、不忘历史悲剧，就是为了从中汲取深刻的

经验和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从这个角度说，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已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内

涵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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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Nanjing Massacre in These 80 Years

Wang Weixing

Abstract: The Nanjing Massacre happened 80 years ago is an unforgettable painful memory in
the heart of Chinese especially those people in Nanj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World War Two，with
the spreading of survivors’and witnesses’diaries and memories，especially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on
Japanese atrocities in Nanjing and the trials on Japanese war crimes，the Nanjing Massacre was well
known in the world，which means the personal memory has become the collective memory． Since
1950s’，the developing of Nanjing Massacre as a historical memory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stages，
from the silence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political competition，to local memory，national memory．
In 2015，Documents of Nanjing Massacre was inscribed on Memory of World Ｒegister by the Interna-
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f UNESCO’s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which means a big step
from national memory to human memory． The evolu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Nanjing Massacre
reflect the deepening process on th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on its essence，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trend of the world and reflected the longing of the human society to world peace．

Key words: Nanjing Massacre; historical memory; Memory of World Ｒegister; world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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